
         知域的界址

有一天，孔子說：“沒有人知道我！”他的門徒子貢在那
裏，追問：“‘知道’甚麽？”
    孔子的答語，似乎是說他自己，在為人與治學方面的
態度，又似是說方略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
知我者其天乎？”(論語“憲問”) 
    那時的人記述簡略，也許問下去表示不禮貌，留給我
們的只有這麽多。

“下學而上達”是甚麽意思？“下學”容易知道；
“上達”是甚麽，達到哪裏？如何能“達”？那是孔子的
意圖和期望嗎？還是他自以爲達到那境界？孔子達到了沒
有？在於後來人的解説。

約伯記屬智慧書，討論到“知識”—三個朋友來探訪一個
受苦的人，本來是要安慰他。談起來話，覺得知道他爲何
有病受苦；既然知道病因，就開出了處方，要他接受。約
伯不肯輕易採納，有如此的談話：

你們所知道的，我也知道，
並非不及你們。
我真要對全能者說話，
我願與神理論。
你們是編造謊言的，
都是無用的醫生。
惟願你們全然不作聲，
這就算爲你們的智慧。(伯一三:2-5)

以上的話，説明人應該知道的四方界址：
Ⅰ人人具有一般知識；
Ⅱ我們缺乏神的全知；
Ⅲ虛假知識有害無益；
Ⅳ禁止傳播不損傷人。

不必說
約伯所面對的，是三個東方智者。一番理論後，他的

忍耐似乎到了極限，說：“真是人物喏！想智慧都在你們
裏面，若崩逝，智慧就絕種了！其實，咱們智商差不多，
可以省下你們的老生常談，旁觀者未必就清；一時落難的
人，在神的手裏，卻還懂得分辨。...”

人都知道那些話，可一言以蔽之，像—“人種的是甚
麽，收的也是甚麽。”是出於普通知識。約伯不能遠行，



儘有時間可以思省，不僅審察自己，也會想到自己兒女和
家人；只差沒有像可憐的拉撒路有忠實的陪伴，“狗來舔
他的瘡”(路一六:21)。 那些“好話”聽盡，可對他沒有
任何幫助，不是他所需要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不必說了。

不能說
但若想知道神的事，必須有特殊的啓示。約伯尋求與

神直接對話，在神的面前：“我已陳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
有義。”(伯一三:18) 他絕不會只因人說幾句話，就輕易
改變他的信念。神對於約伯仿佛是“密友”，哪容陌生人
來嘵嘵多言！“祂必殺我；我雖無指望，然而我在祂面前
還要辯明我所行的！” 這信念，是相知的交託，外人無
從置喙。約伯所有他想知道的，只是“為甚麽”；要尋求
不尋常的答案，好奇甚至過於申訴和痛苦。出於好意，他
反而擔心朋友們為神大為放言高論，滿是“外行話”，自
以爲是衛道，是幫神説話，到時候反要受責罰—後來，果
然是神並不滿意他們的表現。我們應該留意：對神不明白
沒有錯，那是自然的；自己以爲明白，更不適宜的，是自
己為了“克”，而不息的攻，是值得思考，改正的事。

不亂說
局部的知識，不充分的知識，是危險的“假知識”，

不要自以爲全知。
街市上的成藥，只可以治治傷風感冒，不能為約伯對

症下藥。夸夸其談的那些理論，出於自己的推想，據以處
方，是虛假的知識，與他個人的健康狀況不符合，不啻是
虛空的謊言；若拿來當作珍貴的靈丹妙藥，不惟無益，反
而有害。所以約伯給他們的雅號是“無用的醫生”。如果
倚靠他們，那就是“蘆葦的杖”，在着力的時候，就敗壞
折斷了，刺入人的手，閃了人的腰。

在多年前，見到一篇好文章，題目是：“醫生的話聽
一半就可以了”。說來奇怪，是一位醫生，好醫生寫的，
可以應用在多方多面。簡單說，有三個理由：一. 人都有
不知道的事，有時出現未先知的新知；二. 病人個體有其
不同，就像有人千杯不醉，有人半杯就不勝酒力；三. 醫
生只告訴你“不可”吃甚麽，不可作甚麽，無法告訴你所
有的“應該”。

加注：這是說正常的醫生，庸醫自然更不可信。

不要說
人應當知道自己的無知，不必自暴其醜，顯露自己的

弱點。我們還該知道，有時聽無益的話，是一項不愉快的



負擔，不僅費人有限的時間—“殺時間”，實在就是殺生
命，不造就人，就與人有害。

智者有話說：“愚昧人若靜默不言，也可算為智慧；
閉口不說，也可算為聰明。”(箴一七:28) 知道自己不知
道，是一項長處。可是許多人不諳藏拙之道，偏要不時而
言。應該思想如此的勸誡：“多言多語，難免有過；禁止
嘴脣，是有智慧。”(一 0:19) 祝聖靈引導我們。我們真
難知道，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。

我們更該效法使徒，為福音作真知見證：“我們所看
見，所聽見的，不能不說。”(徒四:20)

智慧書給我們學習知識與言語，要謹記：侵犯別人或別國
的界域，是違法的事；侵越知識的界址，尤為罪過。
人都知道的—不必說；
惟神知道的—不能說；
不全知道的—不亂説；
真不知道的—不可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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